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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场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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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场的夏天，处处流淌着
一种别样的美丽。黎明，空气
新鲜、沁人肺腑；夕阳下，涉足
那一块块盐池、一座座盐廪、一
排排机房，置身于波光粼粼的
养殖池边，沐浴着晩霞，顿觉精
神焕发，整个人就会格外清爽、
惬意。

盐场的夏天是忙碌的。
圩下滩头、养殖池边到处都有
辛勤劳作的人们，他们头戴防
晒帽，肩搭毛巾，背负着烈日
的蒸烤。银色的滩上，盐工们
的脚板满滩弹响，滩前滩后跑
着制卤，用一腔赤诚的身心和
强劲的臂力，顶住火红的太
阳，托起洁白的盐晶；出鱼的
塘头，人来车往，一筐筐鲫鱼
运上岸来，送上车去，丰收的
喜悦，在渔歌的号子声中荡
漾。鱼鲜的美味，在空气中四
处漫溢，男人、女人的嘴角上，
都挂满了醉人的音符。在这
生机勃勃的夏天，盐场人或忙
着制卤、或洗补塑布、或喷药
施肥，或投喂鱼料，或装运饲
料……任凭满身的汗水肆意
流洒，全然不顾。他们深知，

没有夏季的挥汗如雨，就没有
金秋的硕果累累。

盐场的夏天是温馨的。闲
暇时，盐工、养殖户们三五成群
地围坐在一起，摇着扇，端着饭，
喝着茶……谈天说地。李家的
三级卤水上升了多少、王家的鲫
鱼卖了大价钱，张家油菜籽有了
好收成，相邻的池塘精养的黄金
鲫发了财……人们在闲聊中交
流着信息，交流着技术，也萌
动着一个个致富的想法和规
划。盐场人质朴，总爱把自己
的东西拿出来与邻居分享。
即便只是一大捆碧嫩的蔬菜，
一块沙甜的西瓜，一小碗腌制
的泥螺……那番盛情和真情会
让你心里凉爽爽的。

盐 场 的 夏 天 也 是 静 谧
的。夜幕降临，星满月空，劳
累了一天的盐场人早已进入
梦乡。这里没有乡村鸡鸭的
鸣叫，没有猪牛的聒噪，十分
沉寂。盐场的夜晚勾勒出一
个个让心灵栖息的精灵：月
光、河水、鱼塘、盐池……

夏天，盐场是一杯甘甜的
泉水，清爽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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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5 月 1 日，渔家就等待这一
天，3个月了，也可以说是漫长的等
待。8月1日，农历七月初四，开渔，
桁杆拖虾网、围网、刺网类渔船，结
束休渔，这天出海捕捞。

青口渔港内，一艘艘渔船早就刷
了几遍漆，加足了柴油，更新了设
备，备好了生活物资、网具、淡水、冰
块等，桅杆上飘扬着红旗，整个渔船
张灯结彩，焕然一新，就像新嫁娘一
样，远方的渔场敞开宽广的胸怀，正
等着迎娶。

下午六点，涨潮，海水从秦山岛
那边涌来，后浪推前浪，拍打着浪
花，沿着青口河出海口，漫进青口
河。此时的下口闸还关闭着，等到满
朝打开，有序放行渔船。

一辆辆小轿车和工具车，一辆辆
电瓶车，还有自行车，泊停在青口河
大堆上。渔政部门人员来了，港口管
理人员来了，新闻记者扛着录像拍摄
器材来了，看景的人来了，人头攒
动，都挤在下口闸两边。

7 点多，随着一声吆喝：“开闸
了——”鞭炮齐鸣，闸板缓缓提起，
潮水涌进渔港。指挥的人用电喇叭喊
着：“调整好航向，对准航道，出闸。”
一艘领头的渔船，大概有三百多吨
位，拉响汽笛，缓缓驶向闸口，稳稳
地驶出闸门。后面的渔船保持一定
的距离，一艘跟着一艘，也驶出闸
门。下口闸上方，落日的余晖给朵朵
白云镶上金边，三五只鸥鸟悠闲掠
过，几架无人机在空中飞来飞去……

闸两边的人们都拿着手机，有的
录视频，有的拍照片，都想留下这珍
贵的时刻。我身边一个漂亮的姑娘
拍一下身边小伙伴的肩膀，指着渔港
内驶来的一艘渔船说：“快看，那是
我们家的渔船。”两个小姑娘眼睛一
眨不眨，目送那艘渔船驶出下口闸。
她俩意犹未尽，又跑到东边栏杆旁，
一直望着自家的渔船随着前面一艘
艘渔船，驶向海州湾深处，消失在秦
山岛那边。

我来了兴趣，向小姑娘打听她家
渔船的情况。小姑娘介绍说，她家就
在旁边的下口村，自家的渔船二百多
吨位，招聘了8个船员，大多是老船
员，哥哥是船老大。这次出海，是去
吕四港捕捞梭子蟹的。海上作业个
把月，捕捞的梭子蟹，有专门的海鲜
船收购。挣钱是挣钱，但海上作业太
辛苦了，也有一定的风险。等到他们
回来，浑身都晒黑了。长期的海上作
业，一下船，连走路都轻飘飘的。不
是渔家人，一般体会不了这些。父母
心疼，我们也心疼。

她指指旁边的小姑娘说：“这是
妹妹，今天我们来给哥哥他们送行，
祝愿他们平安归来。”我也笑着说：

“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一起祝福你
哥哥和所有出海的渔船一帆风顺，满
载而归。”

下口闸东边，青口河宽阔，一艘
艘渔船就像蛟龙那样，慢慢游动，驶
出出海口，航向海州湾深处。好几个
钟头，170多艘渔船安全出港。现场
指挥告诉我：“这几天涨潮时，每天
出海一百多艘船，几天时间，所有符
合条件的渔船全部出港。9月16日
以后，张网类渔船也陆续出海捕捞。
今年秋捕，又是个大丰收。

父母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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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不懂爱情，总以为
父母之间拥有的是琐碎，是平
凡，是太过接地气的普通，我所
期待的爱情必定不是这样的。
最初的印象里，是远在北方工作
的爸爸年假探亲回来，妈妈用自
己一个月的工资给爸爸做了一
套衣服，可惜尺寸偏小，爸爸生
气地把裤子撕坏了。多年以后，
妈妈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总是
对我说，那时候爸爸的压力很
大，舍不得花钱，所以借这样的
方式，让妈妈以后不要在他身上
花钱。幼小的我没有记住撕坏
裤子的爸爸，却记住了妈妈对爸
爸的付出以及她对爸爸无限制
的包容。那时，不懂父母之爱。

在我上小学一年级时，爸爸
顺利地调回了工作，爸爸妈妈结
束了两地分居的日子。后来，刚
刚团聚没几年的爸爸妈妈，因为
妈妈的继续读书又开始了两年
的来回奔波的生活。那两年，真
的很辛苦，爸爸和我生活在自己
家里，妈妈在外地读书，妹妹由
外公外婆抚养。每到周末，爸爸
带着我乘船或者乘车去乡下看
妹妹。那时，日子很长，乘船行
走的光阴更长。那时，盼望妈妈
归来，期待一家团聚，不用每周
乘船或者坐车去乡下看妹妹，成
了我最大的心愿，想来，更是爸
爸妈妈最大的心愿。

真正读懂父母爱情，是在
很多年以后。那时的我，已经
初为人母，没有经历轰轰烈烈
的爱情，却固执地牵起了父母
都不曾看好的人，即使这样，爸

爸妈妈依然把同样的爱给了那
个他们曾经反对过的女婿。总
以为日子就这样，让我守护着
父母渐渐老去。那一年冬日，
我永远不会忘记，爸爸患上了
食道癌，一直被爸爸保护得很
好的妈妈，以惊人的毅力扛起
了一切。那是一个冬日的黄
昏，我下班回家在小区里看见
爸爸妈妈的身影，那时妈妈陪
着爸爸刚刚化疗回家，冬日的
夕阳，把爸爸妈妈的身影拉得
很长映在地上，长长的背影慢
慢地在往前移动。恍惚间，我
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爸爸妈
妈，他们是那么坚韧，不管多大
的苦难都没有压垮他们。他们
又是那么地隐忍，最艰苦的日
子里，总是把最好的留给孩子、
留给对方。我悄悄地跟在他们
后面，不忍叫住他们；我忍住心
中的痛楚，逼回眼泪，刻下了那
最美的爱情模样。

抗癌五年的爸爸，带着万千
不舍，离开了爱他和他爱的我
们，出殡那天，妈妈把之前忍住
的所有眼泪全部倾泻出来。爸
爸对妈妈的爱，总是藏在细节
里，比如化疗结束回家，趁妈妈
收拾东西的空隙，会在路边买两
个烤得香喷喷的山芋给妈妈。
爸爸对妈妈的爱，刻在妈妈的心
里，让妈妈看遍身边所有夫妻的
样子，妈妈总觉得她是最幸福的
存在。

父母爱情，给我幸福，让我
心酸；父母爱情，更教会我如何
爱与被爱。

一声老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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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同学萍随儿子一家居住
在安徽合肥。前一阵子，安徽部分
地区的疫情比较严重，便给她发了
一条“请多保重”的微信。萍回复
道：我们住在军校里面，目前这里
没有疫情，谢谢老班长。

一声亲切而久违的“老班长”，
引我想起了许多往事。

1973年春节后，我病愈复学，
入红卫小学五年级就读，当时的班
主任是何宗岚老师，班长是周德
柱。德柱后来成了我的莫逆之交，
这是后话。当时的我们，都是十二
三的年岁，在农村叫作“狗也嫌”。
德柱，在班上年龄最小，但学习成
绩首屈一指，就是有点调皮，少了
点班长的范儿。时不时地会有同
学去何老师那儿告状。何老师有
点不胜其烦，见到我插班以后，学
习成绩与德柱不相上下，且少年老
成，便任命我当班长，让他改任班
委。这样，我从小学五年级起，初
一、初二，头尾相连，当了三年班
长。

初一班主任是李炳高老师。
印象中，李老师在课堂上挺严厉
的。他篮球打得好，烟瘾也比较
大，且这两点与我都有些交集。下
午活动课时间，老师们分成两队进
行篮球比赛。李老师必定是其中
一队的主力。他甩掉衣服，低头瞧
见自己穿的是一双松紧口的大底
布鞋，再转眼逡巡，见到我正穿着
一双新田径鞋在边上看热闹，便招
手让我过去，将鞋子换给他上场打
球。嘿，你别说，师生俩的脚还差
不多大。只是一场球打下来，可怜
我的白鞋子上，被踩满了黑脚印。
回到家里，在小河边，先用洋碱洗
刷，再涂上一层牙粉，晒干后才依
稀恢复了昔日模样。又一日，李老
师叫我去街上我奶奶店里为他买
一包香烟。那时，我的奶奶在街上
开了一间杂货店，有些香烟在遮遮
掩掩地售卖。犹记得，每次李老师
要买的香烟总是“飞马牌”。

上了初二，班主任是水克松老
师。首先是水老师的姓名吸引着
我们。因为三年前美国总统访华，
尼克松的名字家喻户晓，现在我们
的班主任叫水克松，多有意思啊。
水老师不仅课讲得好，而且班主任
工作也做得细致。特别是我们毕
业前夕，同学们依依惜别，互相赠
送年画作“毕业留念”，俨然一副大
人做派。更有少数女生，悄悄地给
要好的男生送手帕、送小照，那种
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在心中荡
漾。见此情景，水老师找我去谈
话，大意是说，你们要升入高中，很
多人还将是同学，不要这么伤离
别；你是班长，要带好头放好样子，
等等。水老师的一番话，算是为我
们的“惜别热”降了温。

后来入高中上大学，不再当班
长了，所以，如若多少年后，有人
叫我一声“老班长”，蒙着眼睛也
知道，一定是我日夜思念的同学
少年。

那是一个冬日的黄昏，我下班回家在小区里看见爸爸妈妈
的身影，那时妈妈陪着爸爸刚刚化疗回家，冬日的夕阳，把爸
爸妈妈的身影拉得很长映在地上，长长的背影慢慢地在往前
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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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点多，随着一声吆喝：“开闸
了——”鞭炮齐鸣，闸板缓缓提起，
潮水涌进渔港。


